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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永远都有自然倾向和社会
倾向，都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2700 多年前，中国进入一个百家争
鸣的时代。先哲们以极大的热情讨
论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着装。他们
的讨论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本质，时
至今日价值不减。现代人的着装，仍
然在他们划定的坐标系内移形换位。

老子：被褐怀玉

老子在中国家喻户晓，“上善若
水”“无为而治”等说法，中国人常挂
在嘴边。

一般认为，老子与黄帝在思想上
有相通之处，所以有“黄老之学”的说
法。从黄帝的“天人合一”出发，服装
显然会以自然、宽松为美。这种美感
贯穿在大部分中国传统服装当中，形
成了连肩、宽衣、大袖的典型风格。
这样的风格自带一股仙气，也成为古
装影视剧创造意境的重要元素。

相比之下，老子要比黄帝走得更
远。在他看来，仙气也是外在形式，
也是不需要刻意的。于是他说，“是
以圣人被褐而怀玉”（《道德经》），圣
人穿着粗布衣服，怀里揣着宝玉。很
显然，老子崇尚质朴、本真、天然，反
对用华美的服装来修饰自己，只要怀
中有那块玉，即有高境界和大智慧。
这样的人即使穿着粗布短衣，也会受
到尊重。

老子的观念也确立了他的形
象。现代人画一张老子的画像，一般
会把他画得头发稀疏，满脸皱纹，眉
毛眼皮耷拉着，腰也挺不直了。身上
的衣服简简单单，既没有讲究的花
纹，也没有美丽的色彩。

老子在道家乃至中国历史上的
影响力是巨大的，所以“被褐怀玉”也
会被不断夸张和放大，在之后的某些
历史阶段，或者一些文艺作品当中，
都有所体现。比如，历史上的魏晋风
度，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粗服乱头”，

“八仙”当中也有几位不修边幅，甚至
连佛教中人济公，也被塑造成这样的
形象。

孔子：文质彬彬

老子“被褐怀玉”，孔子怎么看？
这个问题，是孔子的学生子路提出来
的。孔子对老子非常敬重，这个问题
有诘难孔子之嫌。孔子回答，“国无
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
玉”（《孔子家语·三恕》）。如果国家
混乱，穿成这样去隐居也可以；如果
国家理顺了，这样的人就应该穿戴庄
重地去执掌权力。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礼仪大师，服
装属于他的专业范围。由于历史上
推崇儒家的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所
以孔子的服装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是最大的。在他的言论当中，有一
句可以引申到着装且最具概括性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如果从服装的角度进行理解，这

句话的意思是：质是本质，文是打扮，
一个人的本质好但不会打扮，就显得
粗糙了；如果本质差但打扮过头，就
显得虚假了；只有本质和打扮配合恰
当，才能算是君子。

《荀子·子道》中记载了一个故
事。有一次，子路来见孔子，穿得非
常华丽。孔子说：子路啊，你为什么
要穿得这样华丽呢？子路不解，孔子
就打了个比方：大江从高山上发源，
在源头，酒杯放在水上都可以稳稳地
顺水漂流；到了下游，如果不用船，不
注意风向，就无法渡河。不就是因为
下游流水太多太泛滥了嘛？你今天
穿得这么华丽，脸上还得意洋洋的，
天下还有谁愿意跟你接近、对你说真
话啊？子路一听就明白了，赶紧回家
换了一身正常的服装。

这件事中，孔子好像是反对学生
穿着华丽的，不喜欢“文胜质”；而在
另一个故事中，孔子表达了对“质胜
文”的态度。据《说苑·修文》记载，孔
子曾经带着弟子去访问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是一位德能很高的隐士，与
老子的观念相合，对穿着打扮、接人
待物就少了讲究。所以，他那天既没
戴冠也没穿待客的衣服。

孔门弟子看见有人对自己的老
师不礼貌，很不高兴，就在回来的路
上说：老师啊，你为什么要来见这
样一个人呢？孔子认为，“被褐怀
玉”做隐士是可以的，但他仍希望
这个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益处。因
此，孔子说：这个人“质”很美但
没有“文”，我要说服他，让他

“文”一点，这样就完美了。
其实，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

也是一种中庸态度，两边都不过头。
这样的为人处世、穿着打扮，会得
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后来成为
中国社会最普遍的审美标准。这个
标准不是单纯讲究美感，也不是单
纯讲究实用，而是强调从内到外的
综合修炼，对后世影响巨大。“被褐
怀玉”是圣人的特征，只能是少数

精英去追求；而“文质彬彬”则适合大
众去追求。

墨子：唯用是尊

然而，孔子维护的这个体系源于
距离当时500多年前的《周礼》，难免
让人产生复古的感觉，这在后来的墨
子眼中是荒诞不经的。

墨子在《墨子·非儒》中，对此作
了非常尖锐的剖析。他说，那些儒者
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然后才
能称得上仁。但所谓古话古衣，也
曾是当时的新东西，古人说了穿
了，难道就不是君子了？这样说
来，岂不是他们必须穿非君子的衣
服、说非君子的话，然后才成为了
仁者？墨子运用归谬法，使他的论辩
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墨子不赞成复古，甚至说“行
不在服”，就是一个人伟不伟大仁不
仁义，都跟服装没什么关系，所以
不需要什么“文质彬彬”，服装只需
要满足御寒遮体的需求即可，“故圣
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
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墨
子·辞过》）。圣人制作服装只追求
合体、舒服就够了，并不是为了炫
人耳目、蒙蔽他人——概括而言，
就是“唯用是尊”。

墨子类似这样的言论，也出现
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比如，汉代刘
向在《说苑·反质》中讲了一段很好
玩的对话。

有人问墨子，给你绫罗绸缎，有
用吗？墨子说，我不喜欢，不是我想
用的东西。为什么呢？他开始解释：
假如今年是灾年，有人想给你名贵的
珠宝作为美饰，但不许卖掉，同时有
人可以给你一批粮食，珠宝和粮食不
可兼得，你会如何选择？那人说，我
当然是要粮食了。到这里，墨子似乎
赢得了这次对话。

墨子的观念虽然与老子的“被褐
怀玉”有相近之处，都反对修饰，但是

墨子的观念更适用于贫苦百姓。在
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生活在最底层
的民众，其实也只能考虑服装的实
用性。

屈子：志洁物芳

服装除了实用之外，还有非常重
要的功能就是审美。当人们的生活
达到足够水平时，审美需求就会蓬勃
涌现。比墨子晚了一百年的屈原，就
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

屈原出生在楚国，是一位著名诗
人。他的作品《涉江》，开篇就说了这
样一句话，“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
而不衰”，我自幼就喜欢奇特的服饰，
年纪大了仍然没有改变。

实际上，屈原所谓的奇服，只是
与当时的着装习惯略有不同而已，并
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相
反，他所展示的奇服都具有坚实内涵
和明确追求，严格地说，是“美服”。

比如，他所谓“奇服”的第一个特
点是帽子很高，有一种巍峨之态。按

《离骚》中的说法，无论是血统、生辰、
名字、品格，他都自认为达到了这样
的高度——有这样的高度，戴这样的
高冠，不正是“文质彬彬”吗？

屈原服装的第二奇，是用红花绿
叶来制作衣裳，看上去美不胜收。战
国时期的男子，衣服上有花纹并不奇
怪，屈原的特别之处是想把红花绿叶
直接缝在衣服上。而他之所以如此，
其实是为了推行他的政见。他把自
己的政治主张命名为“美政”，而提出
美政的人，首先应该给人以视觉美
感，才会有说服力。

屈原服装的第三奇，是提出用香
草作为披肩和配饰，沁人心脾，令人
陶醉。高度和美丽，世人可以不看，
但气味不能不闻。这样做的目的，当
然也是为了赢得赞许。这种赢得赞
许的心理需要，显然是他写诗的动
力、从政的动力、自我完善的动力，这
才是诗人的思维。然而，屈原的心愿
最终没有达成，于是他到汨罗江寻找
归宿。

不过，屈原并不是思想家，尤其
在服装理论方面，并没有观念性、规
律性、针对性的思考，他只是用诗歌
描述了自己的穿着，也许是真实形
象，也许只是想象或者比喻而已。大
约在20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贾生列传》中对他做了一句点评：其
志洁，故其称物芳。因为他怀有高尚
纯洁之志，所以他配得上那些美丽芳
香之物。

当我们回望历史，这几位可敬
又可爱的老人家各执己见，他们的
争论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真切，
并且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思考。发
现每位先哲的思想价值，并在头脑
中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坐标位置，进
而能够站在俯瞰的高度，去吸收他
们的智慧和精华，这是今天的我们
需要认真做的事。也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超越古今，成就中华服装新
的高度。 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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